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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秋风飒飒，我好像听到菜园里粟珠的呼
唤，提着篮子，飞一样奔进菜园。粟珠三月撒种，
五月长成米黍一样的植株，亭亭玉立，竹节一样的
骨骼，叶子清奇，天生丽质。它的果实成熟后外壳
坚硬圆滑，不像核桃那样可以吃。在绿韭菜紫茄
子红辣椒活泼泼生长的菜园里，是没有粟珠的扎
根之地的。

粟珠被父亲种在菜地边缘，像篱笆一样旁观
着菜园里一茬茬的繁盛。粟珠在春天不紧不慢地
抽叶拔节，夏季里矜持地守护一穗穗如米的小黄
花，花蕊纷落后，开始孕育一串串绿色的小念珠，
深秋雁过，当周遭的荣华渐渐黯淡退场的时候，它
披挂满身的褐色珠翠，在秋阳下泛着琥珀一样
的光。

粟珠中间有小孔，缝衣针可以穿过。我很快
收了满满一篮子，提到奶奶面前。新采的粟珠光
亮润泽，散发着秋季暖阳的温度，和地里芳草的清
香。奶奶把粟珠铺满炕，戴上花镜一颗一颗地选，
拈在手里比来比去，挑剔着形状、色彩和小孔的
大小。

奶奶全神贯注串珠打花结，我一旁全力以赴
缝粟珠沙包。女孩子做女工都是从缝沙包开始
的，六块方方正正的布块，连成正方体，里面填充
沙子、粮食或粟珠。奶奶的目光不时从花镜上面
扫过来，不耐烦提醒着，布缝反了，针脚大了，这
么拙的针线，当心找不着婆家。针太小，不听使
唤，在手指肚里窜来窜去，一会儿扎出一个血珠
来。老猫领着半大猫仔就蜷伏在奶奶的脚边，我
用血珠染红了老猫的鼻子头。老猫懒懒地任我摆
布，猫仔瞪圆了眼睛不满地伸出爪子没深没浅地
阻拦。我把缝好的一个沙包丢给它，它立即当作
假想敌，摸爬滚打，撕咬挣踹，显示起刚学的本
领来。

别的女孩子沙包里面装的往往是沙子和粮
食，沉甸甸的，打在身上很疼，我装的粟珠轻，撑起
的沙包漂亮有型。游戏时，大家都愿选我组队，有
个适手的沙包，就有了参与游戏的资本。它让我
的童年光影里有了回旋躲闪灵巧机智的跳脱，有
了团结守望携手共度的呼应，有了无所顾忌纯真
无邪的快乐。多少次梦见老家的屋顶被渐起的炊
烟笼上一层纱幔，我闪身躲过对面掷过来的沙
包，回头扬手截获了这枚“飞铙”，做个散了的手
势，大家都撵着坠落的夕阳被晚饭的香味诱着往
家跑……

十二岁的那年春天，奶奶撑着病弱的身子为
我裁鞋样儿，把我的双脚担在膝上，拃量着脚底摇
头叹息，这是要长成天足啊。母亲忙不迭地给我
的裤脚放了又接，还是遮不住脚脖儿，嗔我是正抽
条的高粱秆，在风里晃着长。秋天粟珠再度收获，
妈妈请人刨了块薄木板，用砂纸打磨得光亮，再密
密地嵌上一排等距的小环，用纳鞋底的线将粟珠
穿成串挂在上面，瀑布一样垂落，粟珠呈现的褐色
光泽在阳光下波光般跃动。仔细辨认，里面还有
妈妈的精心布局，褐色的粟珠围绕着正中心用略
浅的淡灰色粟珠穿出的两个大字：平安。妈妈把

“平安”珠帘挂在我的小屋门口。
我的小屋好像一下子变得安静了。风来帘

动，粟珠刷啦刷啦地响，给寂静的小屋添了灵动。
猫崽趁人不注意，扑过来扑过去，或者干脆抱着珠
串荡秋千。珠帘成了无声的阻挡，哥哥也要在帘
前止步，长辈在帘外召唤的声音也变得轻柔了许
多。连大黄狗也懂得内外之别了，对屋里的动静
百般好奇，以至在帘外焦急地踱来踱去，也不敢踏
入帘内半步。这道珠帘，代表女孩在家里的特殊
地位，代表特别的空间与自由，这个待遇男孩子是
没有的。我的心思和秘密被它温柔地隐藏。现在

女孩子的心思都用门隔着，抽屉里藏着，日记里锁
着，那隔离是实的，透着疏离戒备抗拒，缺失的是
柔软和温度。珠帘的隔离是虚的，风来帘动，里隐
外现，声音温度是直透的，是直抵内心的安妥与温
暖。当然自由是有限度的，若把不该领的人领入，
就会遇到长辈刀子一样的目光。目光杀伤力若没
有奏效，帘外会频繁响起长辈的脚步声，或者做事
情的召唤。

透过珠帘我能观察外面的一切，早晨起来总
能看见妈妈在灶台旁忙碌，奶奶在风箱边编玉米
絮蒲团，两扇木制锅盖缝隙里飘起水雾蒸汽，屋
里荡漾着玉米蒸糕、地瓜饼子、荞麦面白菜包子
的味道；爸爸已担回若干担水，正在浇园里的土
豆或白菜，狗跑前跑后跟随，懂事地拱平阻挡水
流的土块，几只鸡想趁园门开着挤进去琢几口鲜
嫩的菜叶，狗发现后汪汪两声吼了出去。鸡生
蛋，狗护院，春种秋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平稳
安好的日子，让人心生温暖。在某个寂静的夜
晚，珠帘外昏暗的灯光下，奶奶筹措柴米油盐学
费医疗费时的叹息焦虑，爸爸拨弄算盘的踌躇局
促，妈妈就着暗光用胶布粘着皲裂的手指。这一
切突然落入我的眼底，渗进心中，我才读到生活
的另一面。生活如同院子里飘落的梧桐叶子，从
前年幼的我只见光滑漂亮的正面，原来叶子背面
的纹理才真正显示着生命的脉络。珠帘的隔离，
是把生活的风霜雨雪挡在外面，隔出了一方静谧
温馨的天地，守候一颗童稚的心，呵护一个小女
生的梦想。

再也见不到粟珠帘子了，而粟珠这位青梅竹
马的朋友，自我走出乡村后就与之失散了，即便后
来一次次重返故园，在旧日的篱边树下，在曾经照
面过的田埂山坳，再没觅见她的身影，她就这般蹊
跷地湮没在岁月的云烟里，不辞而别。

萧红的青岛时光
遇到阴雨天，人会无端地生某个人的气，比

如我就生过萧红的气。
那日，躺在阳台的摇椅上读林贤治先生写的

《萧红传》，秋天的雨点落到一楼的樱树丛中，当
读到她在处理感情纠葛的表现时，就忍不住把书
丢到了一边。

她是文学天才。她的文字至今有感动人的
力量。而她爱过的几个男人，都比较自负，好为
人师。如今，他们红极一时的作品被淘汰在时间
的角落里，已经无人问津。可见时间是个好东
西，它最公道，会让木头腐烂成尘埃，尘埃里开出
花朵。

说到萧红的几段爱情，除了生气，我又有另
外的释怀，至少她当时追求或者接受爱情的勇
气是果敢的，她是感性的天才，时常不管不顾。
这一点与当下某类冷酷势利的物质女不可同日
而语。

1934 年夏天，萧军在《青岛晨报》做副刊编
辑，时年23岁的萧红以妻子身份相伴，彼时他们
刚刚同居两年，还在相爱的黏稠状态，两个年轻
人虽时有口角和摩擦发生，但感情还没有稀释成
白开水，厌倦了还可以到大海边给爱情吸氧加
温。因此，萧红的青岛时光，总体上应该是幸福
和愉快的，在这里，她创作完成了由鲁迅先生作
序的名作《生死场》。

某年初夏，我曾寻访过萧红与萧军位于青岛
观象一路 1 号的故居，他们租住二楼，推窗可观
月，可听大海潮音。只是岁月更迭，那幢以花岗
岩为基的德式小楼多有改造，只能凭借想象来猜
测他们当年的生活形态了——写到这里，眼前不
由得浮现一帧泛黄的历史镜头：青布花格旗袍，
任性的短发，一双略带忧郁的大眼睛，身材高挑，
民国范儿，写作时抽一支烟。此刻，烟雾渐消，汽
笛声中，她正手提行李箱，刘海下游动着一缕飘
忽的光线，登上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

漂流瓶
那一年秋天，我从老火车站出来，打上一辆

出租车，径直去了一处偏僻的海滩——刚刚去他
乡参加了一个热闹的聚会，我想独自发发呆，我
的生命需要海潮的清洗和能量补充。

深秋时节的海滩已显露苍茫，海藻的腥气扑
面而至，葡萄园成熟的气息自远处传来。抬眼，
即见远处的岛屿，信号山，小鱼山，老舍故居，沈
从文，王统照，以及当年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
声（我早年读过他那篇被鲁迅先生点评的中篇小
说《玉君》，因此记住了他）。

白露从天而降，万物走向肃穆。远处绿树掩
映下红瓦的屋顶上，两只白色的鸽子在咕咕鸣
叫。大地即将入冬的景象尽收眼底，其间有鸥鸟
翔集，雨点噗噗地击打海滩，颗粒大小的雨珠，落
入大海的玉盘。那一刻，我伫立在雨中，任凭细
雨打湿衣衫和头发，而内心却静如处子，若月光
下一只莲蓬结出的果仁。

一座海滨城市是经得起从远处静观的——
这或许是我和许多人的感受，只有从不同的角度
观察它，才会领略到一种区别于闹市的别样风
味。尤其须臾过后，细雨收脚，落日自海面之上
悬挂，通红通红的，若纸片，用手指一戳即破，碎
成一锅打在海里的蛋花。

记得，离开海滩之前，我在一堆碎石中捡到
一只咖啡色漂流瓶，拔下木塞，发现装有一张纸
条，没有日期和落款，纸条上只有一句英文，翻译
成中文是一句祝福词：

“捡到它的人会获得幸福。”
我不知道这只漂流瓶的起始点，但我乐意收到

一份这样的祝福，并以感激的心情祝福世上一切善
良的人们。最后，我封好木塞，把它还给了大海。

山寺一夜
除了道观，崂山还有一家著名的寺院，名曰

华严寺，隐藏在梅岭一带的幽谷与烟岚之中，似

乎更显静寂。立春后，我有过一次入住寺院的体
验，尽管只有一个夜晚，却颇值得一记。

彼时，山中万物复苏，泥土酥软，崂山东坡著名
的小樱桃也在雨声中结出了红红的果子，白天里，
僧人们摘了一些，盛放在木几上的一只土钵里。

为体验寺院生活，住持命人悄悄为我送来一
身干净的僧衣，折叠十分整洁考究，穿在身上，散
发着纯棉布的味道。整个下午，我混迹于僧人课
堂中诵读经书，是《楞严咒》。尽管听不懂，但可
感受到某种庄重，人活着有时候需要此种仪式。

是夜，雨仍在下，只是小了些许。室内灯光
如豆，木门虚掩。我和衣而卧，从布袋里掏出一
本册页，记下一天的过往。恍惚中有人敲门，又
轻轻告退，香火缭绕的桌上，多了一碟点心，是两
块稻香村的蛋糕。悉数吃掉，倦意准时袭来，打
了个哈欠，和衣而眠。灯未熄，香也孤独地燃着，
一股奇香弥漫四周。

夜半，风似乎是增大了，木门被吹开了一次，
且发出“咣”的一声，我被惊醒，下榻关门，插了
闩。打量了一会儿房间，见皆是陌生的陈设：去年
圆寂的一位高僧书写的一副斗方字挂在墙上——
一切如在梦中。

自此再无睡意。到厕所里洗了把脸，开始读
随身携带的一本书。

约凌晨四点半余，窗户渐渐明亮，院内响起
了鸟叫声——而在我听来，似乎寺院里的鸟声
里，也有诵经的意味。

起身出门，伸了个长长的懒腰。不知何时，
雨停了，空气新鲜如牛奶，植物上缀满亮晶晶的
水珠。此时，颇想吊一声嗓子，铆足了劲儿，却终
是没有发声。

宋诗有云：“雨涨秋池三尺水”——三尺雨
后，寺院里的剑麻长高了一米，美人梅吹落一地。

广场上的月光
该说说冬天了。那一年，我从鲁中的城市来青

岛，适逢下雪，海滩上一片白。打车途经栈桥一带

时灯光昏暗，已经看不见往日的人流。大自然太厉
害，无需指令，只用一场雪就把人们打回到火炉旁。

你围着严严的花布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像
两片黑树叶，从里到外都散发淡淡的忧伤。当时，
我们都是那么年轻呵，天！从你的身上散发的阳
光混杂着花朵的气息，至今都在我鼻息间萦绕。

街上的店铺门前，有庆贺圣诞节的布置，点
亮的花树闪烁着星光。你把我带到一家旋转餐
厅，一位少年琴师在弹奏钢琴，是舒伯特的《小夜
曲》，这支曲子与餐厅外的海浪声相互交织呢喃，
构成了青春燃烧而又内敛节制的乐章。

我们吃的菜有甜点、炒蛤蜊、葱烧海参、咸鲅
鱼和三鲜锅贴。而在去五四广场的路上，我们又
买了两串超级大的烤鱿鱼和羊肉串。尽管已经
吃不下，拿在手里不过是一种热爱生活的明证和
吃货贪婪的昭告。

如今想想，一切都是多么好笑啊——五四广
场，大海的栏杆作证，我们在月光下说着干净的
话，像两张干净的纸，可以温酒也可以引火。

一个丢失的词
有时候正走在路上，眼前突然一阵明亮，脑海

里浮现出一个飞翔的词，就像秋天平静的海面突
然开了一朵浪花，一个浪头将我的灵魂打湿。这
个词具有极高的辨识度，换句话说，它只属于我一
个人，而不能与世界上任何人分享和交换——它
金子的属性比爱情还要自私和极端！于是，我急
忙停下脚步，手哆嗦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碎纸片
将它记下，回到房间反复温习，视若珍宝。

当然，更多的情形是，还不等我将它牢牢捕
捉到，只是一秒钟至多两秒钟的工夫，它就像一
条泥鳅那样从指缝间溜掉。于是，我便永远失去
了一个词——或许它是一个伟大的词，可以在人
世间流传千古的词。

但它却被粗心的我丢失了，掉进了比大海的
波涛更加汹涌的词海里——啊，这个明亮的词，
呼啸的词，神灵恩赐的词，我怀念你。

在我们家生活了十五年，与我们朝夕
相处的宠物狗——约克夏走了。说实话，
没有养过宠物的人无法体会动物和人之
间那种生死与共的情感。主人给宠物的
关怀和温暖与宠物给予人的快乐和安慰，
只有养过宠物的人才会懂得。就生命体
本身的历程而言，狗生就是人生的一个压
缩模式，生命无常，生命就是一个过程。

约克夏是一种小型犬，较大的也只有
四十多公分的身长，产于英国约克夏地
区，因此而得名。约克夏背部为钢蓝色的
长毛，头、四肢及胸部为金黄色，背毛呈长
丝状，不卷曲。约克夏喜欢撒娇，智商情
商都很高。

养宠物不容易，我们家的狗儿都是妻
子照顾，洗澡、剪毛、剪指甲、喂食、遛弯、
收拾屎尿什么的，都是妻子一个人承担，
还时不时地要抱宠物狗去看病，狗跟人一
样会生各种病，感冒、胃肠病、胰腺炎、胆
病、肾病、糖尿病、白内障、心脏病，甚至癫
痫病、脑瘤、癌症等都会得。还有狗瘟，有
一年狗瘟很厉害，我们家的宠物狗也染上
了，妻子天天抱着它去打点滴，大热天的，
跑了十多天，才把小狗的命从死神手里抢
回来；前年宠物狗半夜发了癫痫病，妻子
守着它不断地抚摸安慰，直到它慢慢平静
下来……妻子对狗的宠爱是无微不至的，
狗与她的感情也是相依相伴的。妻子睡
觉，狗永远都会爬到她的床边陪伴，妻子
走到哪儿狗儿就会跟到哪儿；妻子出门，
狗会一直守在大门边等候，妻子离家还有
二三十米，甚至更远，狗儿就知道她回来
了，开始撒欢地叫。

我和我们家狗儿的关系是很奇特
的。那时候工作忙，差不多每天都是匆匆
出门、半夜而归，很少有时间关照它。每
次出门，狗儿都会把我送到门口，有时候
还会汪汪叫两声，似乎在替女主人提醒
我：早点回家。有时候回家早一点，身心
俱疲，坐在沙发上发呆，狗儿就会凑过来，
用毛茸茸的头蹭蹭我的手，还会伸出一只
前爪，主动要求握手。那时候我每年都会
发痛风，简直痛不欲生，这时候狗儿总会
趴在我身边，用舌头舔舔我的手，痒痒的，
似乎要把我的疼痛舔没了……

狗儿的记忆力也是不寻常的，那些年
儿子在国外求学，一两年回来一趟，狗儿
见了他一点生疏感都没有，就像见了打小
一起的玩伴，撒着欢儿亲热。

狗的寿命相对人的寿命来说是比较
短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约克夏刚生下
来的时候，像小老鼠一样大，一身毛茸茸
的汗毛，慢慢地长出黑毛，再长一两年背
部毛色会变成钢蓝色的长毛，头、四肢及
胸部为金黄色。大约十几岁时，毛色开始
变成青灰色，进而慢慢变成灰白色，这个
时候的约克夏应该算是进入老年了，相当
于人的七十多岁。大约过了十四岁，约克
夏就开始显现老态，行动开始迟缓，睡觉
也多了，病也生得勤了，慢慢显出一幅很
无助的样子。看到狗儿的多病和衰老，心
里实在难受了一阵，所有生命都摆脱不了
生老病死的烦恼。

狗通人性。狗究竟有多聪明，我们
人类其实并不一定知道。我们家的狗儿
临走前一个星期，几乎不吃东西了，全靠
妻子一口一口喂食。后来妻子喂食，它
也不吃了，惯常吃的狗粮一粒不进，就连
包药的山楂条、果酱之类也喂不进去，它
似乎已经意识到吃药于它已无用。我看
着心焦，试着喂它香蕉，它竟吃了，第二
天又喂它西红柿炒鸡蛋，它也吃了。妻
子也拿香蕉喂它，它竟不吃，塞进嘴里会
吐出来，妻子纳闷，后来我们发现了奥
秘：以往妻子喂它时总会把药夹入它喜
欢的食品中。

狗儿临走的那天早晨，折腾了好长时
间，后来大概是没力气了，趴在那里动弹
不得，奄奄一息。以为它心脏衰竭得厉
害，恐怕不行了，轻轻抚摸它，想多给它一
点最后的安慰，它突然站起，调转身子，头
朝向南方，又趴下不动了。我们的眼睛为
之一亮，以为它还能活下去，盘算着等天
亮以后马上带它去医院，没想到只过了几
分钟，仅仅几分钟，它的心脏就停止了跳
动。我一下子明白了它最后时刻调头朝
南的用意，那是大海的方向，它要去那个
方向。我们的家原来就在大海边，它在那
里生活了十四五年。

当冬日爬上陡峭的山梁
终于看到山下的家乡
少年的老家，炊烟向上
时常被风折成它的形状
夜晚村落被装进匣子
白天再慢慢拿出来晒晾
天天都是太阳的颜色
每个物件上都涂满阳光
我并不满足琐碎的欢乐
也不喜欢按部就班的季节
我爱探究白杨深藏的原野
总想跑向天际外的世界
我常常牵着用不完的时光
站在村口向未来眺望
知道苍茫其实是一种颜色
不知道再远的尽头也是等待的故乡
直到穿过无尽的地平线
将所有渡口串成湖泊
才明白，一直在追寻的
是习以为常
这几天我已爬上山岗
再往前就会回到绣着浪花的故乡
听说老屋和街道都已褪色
于是将朝霞装满行囊
等待初春伸出温暖的手
我就会在鲜亮的家乡走街串巷

尘埃

叠起的海湾，也叠起石头城
天空深蓝，沼泽是剪下的片段
青翠的槐树上，眺望的眼睛
正沿鸟扫出的野径，奔跑
翻过下页，是塞外的文字
雪花驰骋，森林挽着森林
挂在床头的月，照亮书的大漠
竟不知黑和蓝是相邻的
崭新的绿皮火车，从页码穿过
大海是重叠的起点，辽阔套着辽阔
快艇踩着波涛，和海鸥，都想
在蔚蓝的纹理划过
但宣纸只是道具，海的本质
是汹涌的
船和鸥的翅膀，经常湿漉
时间从来不辜负时间
蔚蓝刷了一遍又一遍
焕然一新的街市，仍在眺望
只不过，那时是寻找平川
此刻已身处浩瀚

依稀记得，那日的天色，似乎有些异样。天空
空荡荡，校园空荡荡，冬日的空寂填满了心脏。

荷花玉兰肥厚的叶片，卷曲，枯索，再无繁茂如
盖的雍容华丽。银杏的铜枝铁杆倒是遒劲而倔强，
沉默的凝视中自有藐视风霜的胆气和力量。

冷。风从四面八方来，不知是起于山巅还是行
于水边。没有呜咽或者怒号之声，但是，能清晰地
感觉到，在耳边，在鼻翼，在指尖，似剑气一闪，飞掠
而过，凉森森，冷飕飕，连眼睛都是冷的。

离躯体最远的手脚似乎失去了依傍，伶仃地陷
于苦寒之境。跺脚，搓手，将身子紧裹于厚厚的冬
衣之内，亦不能抵挡无处不在的彻骨寒意。双手处
于从未有过的恩爱和谐，不停地抚摸和揉搓之中，
稀薄的温暖从手心传到手背。

非毕业班的师生早已离校，偌大的校园再无往
日的喧嚣热闹。惟来去匆匆的高三学子，在寒气里
苦熬。好在，还有平房教学区的蜡梅。青黄的叶子
所剩无几，横斜的枝上，缀满了小小的梅朵。梅恍
若沉静的女子，一袭素衣，款款行于苍茫的天地，柔
婉，清澈。“梅”，似旧时戏文里白衣公子的轻唤，多
情而温婉，微微抑制着怦怦的心跳。双唇开合之

间，隐隐香气便幽幽而来。这一抹淡黄，是冷冬里
的温暖，是人性中的柔软。

等梅开，等雪来，大概是冬之于我的意义。因
为有梅，因为有雪，冷一点，荒一点，便也值了。可
是，见惯了梅开，却等不到雪来。对南方人来说，雪
来，不是看天气，而是靠运气。这么些年来，雪似乎
早已把南方忘记，华美的银装素裹，绝尘的冰雕玉
砌，仿佛成了北方的专利。

还记得，那个冬日下午，幽幽梅香里，阴沉的天
空慢慢明朗起来，少见的空远辽阔。不久，竟下起
雨来，淅淅沥沥。

冷风乱窜，教室门窗紧闭。正讲得起劲，忽见
学生躁动起来，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惊奇，讶异。
很快，目光齐刷刷扫向窗外。哇！下雪了！窗外，
梨花乱舞。不，应该是梨花斜飞。大家不约而同站
起来，扑向窗口，推开窗户，那清凉的花瓣便随着风
雨还有梅香一起扑进来。学生们纷纷伸出手来，等
待六角飞花坠落自己的掌中，啊哦啊哦之声，沸水
一般，新奇而惊喜，激动而忘情，恍若迎接天外飞仙
的驾临。尖叫，呼喊，惊叹，每个人都眼中放光，每
个生命都活力无限。嘿！雪花落进了手中，仿佛玉

蝶栖于花枝；咦，飞花消融，手中只余冰凉一点。这
转瞬即逝的美丽之物！大家看着，叹着，那样兴奋
喜悦，那样生动明艳！室内笑声不断，室外飞雪漫
天。

不过五六分钟，飞絮烟消云散，仿佛刚才的白
雪纷飞只是幻觉一般，真真是自在飞花轻似梦，无
边丝雨细如愁。大家意犹未尽，一双双发光的眼
睛，依然星火闪烁，热气腾腾。

电视剧《欢迎光临》里说：人一生中大部分时
间，是黯淡无光的，不能叫生活，只能叫生存。而那
些配得上叫生活的，闪闪发光的瞬间，我们称之为
奇迹。那节课讲了什么，那些年发生了什么，所有
大事小情，有些随风，有些入梦。

不时浮现的，是那个初雪骤临的冬日午后，
那一群闪闪发光的少年面孔。淡淡梅香，在冷寂
之中游弋。遥远的北方，那只白色的大鸟似乎也
嗅到了梅香，微微振动了一下翅膀。于是，片片
轻羽，穿云破雾，飞越万水千山，若小小的精灵，
轻轻落在南方的校园，落进那些沉寂已久的心
田，溅起一朵朵惊叹，定格成记忆里闪闪发光的
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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